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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北京东城看守所：
姓名 ‘张科’（代号叫张科  ）   50多岁
性别 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东城区东城看守所
职务 ：管教

姓名：姓王
性别：男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东城区东城看守所
职务：管教

姓名：金宁（狱中牢头，犯人）
性别： 男

迫害恶行的描述：
于2007年7月20日，我和我儿子蔡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呼吁停止迫害，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年轻女警察把我手背过去摁着；我儿子蔡超被四个警察强劲摁蹲在地上。然后把我们押上警车，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在天安门公安分局，两个男警察，其中一个高个头身形很瘦的，另一个中等个头身体粗一些的，（其中有一个姓刘）我们双手被反铐着坐在椅子上。他们就编写卷案，照相。当天夜里，把我们送到北京东城区东城看守所关押。
当天夜里我在东城看守所，被非法搜身。由于我们没说个人信息，她们给我编了号，我的代号是‘7.20’。直到家乡的同修找到我们，我的名字才被公开。负责这个监室的女警员姓张，大家都叫她‘张科’，年龄50多岁。
她们对我野蛮灌食，灌不明药物，并动用酷刑电针电穴位。代号叫张科的警员指使两个犯人一个是吸毒的，一个是盗窃犯把我架到卫生所。卫生所地点在远离监区的一楼拐角处，我被人架到卫生所床上并被死死的摁住，一个小个子男御医（或是护士）在我左小腿的一穴位里扎针并通电，共通三次电，每次都要持续一段时间，场景十分惨烈，我拼命的呼喊，直到没电了。我被电针电后双腿摊软，象面条一样立即瘫坐在地上，灌食后被两个犯人架回监舍。（每次灌完食犯人架我回去张科警员都要奖励她们一支烟抽作为劳酬。）我被电针电后，测试我的血压是180/150。
我儿子被犯人金宁用拳头使劲捶脸，脸被打的青肿，脸都打变形了。在发高烧时，强迫睡在水池边的地板上不给铺盖，上边开着空调，冷的浑身打哆嗦，每次醒来时地板上都会流了一大滩鼻涕。管这个监舍的员警姓王。
一个月后我和我儿子分别被转押到东城拘留所。在这里我仍然被灌食和灌药，我被灌食后口腔还经常出血，被人抬去强制灌食。十几天后，我被马姓警员（女）骗到一楼，随后把我强行逼上警车，押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同时被一车押送的还有我儿子。
举报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对我的迫害
姓名：杨敏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职务：调遣处九大队副大队长

姓名：袁圆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职务 调遣处九大队副大队长  主管法轮功

姓名：杨某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职务 调遣处九大队大队长
姓名：祝某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职务 调遣处九大队大队长

姓名：王勇
性别：男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职务：调遣处卫生所所长

姓名：张桂花（吸毒犯，北京人，年龄40多岁）
性别：女

姓名：陆静 （偷盗犯人，30多岁）
性别：女

姓名：张敏 吸毒犯，20多岁
性别：女

北京调遣处对我的迫害事实与情节
2007年8月30日，我和我儿子蔡超被押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我们一到这里就被检查身体：拍x光片和验血相等。随后我被关在九大队，我儿子蔡超被关在男队。
疲劳战术 精神肉体折磨  禁止去厕所 
我因为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和拒绝写保证书，遭到调遣处九大队副大队长袁圆，杨敏、杨某、祝某等四个大队长轮班来進行语言斥训。她们她们一个一个的对我斥训。其中一个人说累了，再换一个人，第二个人说累了再换一个人，直到四个大队长全部轮换完。接着再由犯人两个一伙、两个一伙的连喊带叫，轮班来对我搞疲劳战术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最后没让我上厕所就把我单独关到严管班。由三个犯人（一个老吸毒犯，一个偷盗犯，还有一个是在北京卖淫的）昼夜不离看管我，如果她们中间谁有事，马上就有人过来顶替，在那里我受尽了折磨和侮辱。
她们在我的床上贴满了骂大法和大法师父的话，并死死的看着不让我撕下来。为了防止我撕毁，大队长袁圆还用朔封封上。有一次我趁她们一不留神时就把贴在床上的朔封纸条扔进垃圾桶被人倒掉了。吸毒犯张桂花（北京人）很快发现随即逼问，把我痛打了一顿，脸也被打肿了，直到我离开调遣处时腮帮还在肿痛。
我白天由两个犯人坐在我的左右两侧看守，每天斥训声不断，读污蔑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夜里由一个人看守。我整天被罚站，或罚坐小凳子，从早上起床一直站到晚上睡觉前，（或一直坐儿童小板凳到晚上。要站就一直站着；要做就一直坐着）每天站十几个小时，犯人死死的看着，稍一动犯人就会大声斥训。不让我洗漱，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要想洗漱、上厕所、睡觉，要向她们打报告申请。一次杨敏对看守我的犯人说，‘她不写睡觉申请全大队的人谁也不许睡觉！’包夹们听后立即嗷嗷的喊叫，颇有房顶被掀开之势。在这里人的生理需求权力被彻底的剥夺。在每天灌二次稀稀的玉米糊的情况下，连续三十个小时不让我小便，最后导致排不下尿。犯人们侮辱性的让我在屋里盆里解手，还一边大喊大叫。一次我起身要去厕所，包夹陆静立即冲过来并喊道：“她要冲警戒线！”随后把我拽回来。长时间不能排泄造成我前后排泄器官出现严重障碍。
肚子被捶打的尿流不止
灌食时卫生所的大夫王勇告诉几个犯人回去给我揉肚子，一个矮个子男狱医说，‘我们保证让你回去能撒尿’。回到狱室四、五个犯人把我按倒在地，用拳头在我肚子上没好样的使劲捶打。我肚子被捶肿了，疼的不敢碰，第二天尿流不止，都尿在裤子里了。当我质问不让上厕所是剥夺人的生存权利时，副大队长杨敏邪恶的说：“这是劳教人员的厕所！”意思是你不承认是劳教人员你就没有资格去厕所。
用尿毛巾给我擦脸
长时间罚站使我全身浮肿，一天我站不住了，就蹲下去，包夹我的两个犯人立刻扑过来，往起拽。杨敏来了说‘你站不住了，我们让你躺着’，她就叫人拿过来尿湿的褥子，把我按在湿褥子上，不让起来。吸毒犯张敏用擦尿的毛巾给我擦脸，并说：“我给你擦擦脸”。
利用灌食野蛮摧残  
一次杨敏带四、五个彪膀的吸毒犯人，把我按倒在地，几个人按胳膊按腿按脑袋，捏鼻子，其中有一个犯人用膝盖使劲顶压我的膝盖关节处。杨敏拿勺强行给我灌食。一边灌几个犯人一边在我胳膊大腿上乱写乱画。我嘴里被灌满了稀糊粥，鼻子被狠狠的掐住，憋得上不来气儿，我使出浑身力气一用劲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去，她们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灌進去后，最后把我带到卫生所灌食。
卫生所大夫王勇说他没插过管练练手，他故意往我鼻腔软骨上插，一会儿再拔出来，然后再插，反复这样折磨，我疼的眼泪不断的流出来。我手腕、双脚脖都被绑在刑椅上，脑袋被犯人按着，这样折磨了两个小时。王勇最后把我鼻腔都捅破了，出了很多血。还有一小个子狱医有意往我肚子里多灌水，肚子几乎要涨裂了，这样很快就会上厕所，但他们去厕所的条件是必须写保证才能去。 
在这里禁止上厕所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残酷手段。警察说：“在我们这儿三天挺不过去就搞定，最多超不过七天。”我在九大队严管班遭受了二十二天的非人折磨，最后导致我前后排泄器官严重伤害。
使用黑社会老大手段
一天副大队长杨敏领几个犯人把我带到一个没人房间，立即有犯人过去把窗帘‘唰！’的一下拉上，举动跟训练过的黑社会一模一样。杨敏大声命令：“低头！！！”立刻有犯人过来使劲按低我的头，并在手和腿之间夹一张纸，杨敏厉声恐吓到：“掉下来就打你！”黑暗的监室中透着浓浓的黑社会打人的杀气。此时的杨敏完全是一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
预谋要把我送进公安医院
一天袁圆说要把我送到公安医院去。她们在灌食时突然增加灌食量，而且还加了很多奶粉。平时灌食是极稀极稀的玉米糊，我走路都摇摇晃晃的。突然一下子灌食量剧增，并快速灌食，小个子男御医（或是护士）还有意多打两管子水，要漾出来一样，因心脏负担过重，心‘腾腾’感到跳到了嗓子眼儿，随即他们把我拽到对面医务室，给我弄到床上测量心电图。令他们失望的是测量结果心脏正常。
暴力照相
一天，杨敏把我叫出去，出了一个楼门，又進了一个楼门。刚一進门，里边一个人冷不防一个绊子把我绊倒，立即上来几个犯人把我按住强行给我照相。我头扭来扭去，几个犯人就把我拽起来，摁靠在墙上，强行给我照相。
调遣处把法轮功学员和社会上一些吸毒的，盗窃犯，卖淫的社会渣滓关在一起，以示羞辱。很多是几进几出的，她们为了减期，配合警察迫害大法弟子极其卖力。警察也在利用他们极其残酷的迫害大法弟子。狱警指使几个吸毒犯给我带劳教牌，我一扬手把劳教牌翻过去。随后犯人拿过来7，8个劳教牌强行给我戴上，围住我不许我摘。在这里坏人管好人成了常态。是非，好坏完全是颠倒的。调遣处九大队每天要求全大队的人集体背诵三十条（第一句就是拥护共产邪党）、每天集体唱共产邪党的歌、看见警察进来马上起立问好、出门进门喊报告、领饭要报告申请等等。如果谁不按这些要求做，就会被严管，利用这些老牌的吸毒犯、流氓、卖淫犯等社会上极其低下狠毒的社会渣子耍尽花招没完没了的折磨，用她们的话说，叫矫治。我每次被拉出去灌食时，各个狱室的牢门立即被全部拉上。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对我迫害的具体情节和证据  
姓名：石宇shiyu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
职务：先后担任女所三大队副大队长；后提升到马三家教养院教育处（2008年）


姓名：马吉山 majishan
性别：男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
职务：教养院教育处处长


姓名：杨健：
性别：男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
职务：女所所长

姓名：周勤 zhouqin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
职务：女所副所长

姓名：陈兵 chenbing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卫生所
职务：女所卫生所护士

姓名：张君 zhangjun
性别：女
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
职务：女所三大队大队长

2007年9月21日，我被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严管残酷折磨了22天后，我和我儿子被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转移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其实是被卖到马三家教养院）同时被转送（卖）的还有其他一些男女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刑事犯人。我们被两个一对两个一对的戴上手铐，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和一个行事犯人铐在一起。出发前警察们手持警棍，林立道路的两边。我们上车后有警察立即厉声喊道：“低头！！！” “低头！！！”与拦路抢劫的土匪毫无两样。这次被送往马三家教养院的有好几大车人，我的儿子也在其中的一辆车上，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直到2009年被释放回家。途中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拉到哪里去，到了地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时有一个警察正式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马三家教养院。’接着把我们十三名女法轮功学员分成两个房间。我被作为‘重点’关在5个人的房间里。
我们这5个人被以直线型依次坐在儿童小板凳上。我们因不穿劳教服，我被大队长王晓峰和四防人员（帮助警察做事的）拖倒并强行给穿上。我被拖倒后王晓峰和四防拽着我双臂把我双手铐在一张铁床的铁管子上，手被手铐子卡破了。过了一会儿，教养院来了多名男警察，看样子是在教养院有点官位的人。斥训声中我看见一男警察打丹东刘桂芳嘴巴，把刘桂芳嘴打肿了，刘桂芳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吵嚷间我高声喊：“停止迫害法轮功！” 这时有一男的像是当官的跟我们训话，说‘到了这里就得听这里管’。其中一个警察说：“这几个小虾翻不了大浪。”还有一些男警察进进出出，警察们折腾好一会儿就走了。
2007年9月24日，25日，四川的法轮功学员芦琳和我先后绝食抗议。我们绝食两天后把我们分别带入一库房内，库房的窗户上全部用报纸糊上。分别把我们俩人双手铐在行刑车上灌食（医院用的带折叠的小手术车，中间带一个一尺见方的窟窿，车两侧和脚的位置带铁管子，灌食时把人手腕子用手铐拷在两侧铁管子上）。护士陈兵用开口器把我嘴撞开撑住，脸用手巾给蒙上，只露一个嘴，由另一名女警察（三十多岁，是二大队临时调过来的）使劲捏住我鼻子，由卫生所护士陈兵野蛮性快速灌食，因速度太快，使我喘不上气儿来，几乎窒息。
女所从二大队临时抽调来了若干名女警看守我们。我们被昼夜铐在行刑车上，在灌稀稀的玉米糊的同时，限制我们上厕所，每天早上5点钟就把门、窗户都敞开说是放味儿，九月末-十月份的沈阳气候很冷，我们都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感觉特别的冷，浑身冻的嘚嘚嗦嗦。警察们在这里频繁出出进进，似乎教养院的力量都集中在这里了。 有警察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还敢绝食？！”
二十几天后一个项姓女警察对我们说，‘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事啦，你们知道你们牵扯了教养院多少的警力，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事了啊？’果然10月24日下午，教养院来了一帮子人，他们把芦琳带走了，值班警察神情都和平时不一样。一直到深夜，芦琳才被带回来。芦琳勉强能走动，疲惫不堪，手上有紫痕。
第二天所长周勤等人来了，看我的态度还是那样就出去了。一会儿马吉山带一些男警察进来了，马吉山一进屋就问‘你吃不吃饭！？’，我没吱声，马吉山走过来一下就把我打坐在沙发上，我刚一起身，马吉山又把我镦坐在沙发上顺势给了我两个嘴巴，打的满嘴是血。马吉山一看我满嘴是血就出去了，一边走一边说，不写三书不好使。一会儿王晓峰急忙走进来，拿来一份早已写好的三书让我摁手印，说，你不摁教养院就要把你带走了，我不摁，王晓峰边说话边抓起我手摁上就走了。就这样我被她们带到西岗。三天后我再一次开始绝食。
四防拿来降压药让我吃，我不吃。四防就找来了分队长崔红。然后把我带到值班室。刚一进屋，崔红猛一个绊子，一下子把我绊倒在地上，然后又上来两个警察一起把我使劲按住，掰嘴、掐鼻子，崔红拿起杯子强行给我灌药，水杯与嘴有一尺半的距离倒水，倒的我前身后背都是水，但是药最后还是没灌进去。接着给我带到警察办公室，让我单独在这干活儿，由包夹看着。崔红有时过来看看不说话就走。大约下午4，5点钟，崔红又来了，问我：“你干活没？”我说：“没干。”崔红没说话就走了。晚上睡觉前，崔红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刚一進屋，崔红立刻用手铐把我铐在办公室的暖气管上，拷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崔红打开手铐，拽着另一头就直往警察值班室走，刚一進来，副大队长石宇和崔红不由分说就把我双手一高一低吊在暖气管子的高处竖管子上和接近地面的最低处。我支撑不住，不断的大口喘着粗气，就用下颏顶着暖气后面窗台边上缓解一会儿。直到晚上六点钟王晓峰给我解开了手铐。之后依旧把我铐在行刑车上。
酷刑图


数天后的一天，二分队队长关丽英给我打开手铐，把我带到另一房间里。房间里有几个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干活儿。在女所三大队专做转化工作的犹大赵永华带着2个学员想做我的转化工作。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我也没理她们。赵永华看我没理她们，马上变了脸，并带着阴森恐怖的声调威胁道：“……不行就灭掉！”赵永华说完就走了。接着有人过来说“明慧网的报导都是假的” “明慧报导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男牢房是假的。”我说‘这都是真的！我们市就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学员听后非常吃惊的看着我。
第二天一早，一个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急楚楚的说：“快吃饭！快吃饭！她们要给你灌迷魂药了。对门的那个就是，都5个多月了，现在眼神都不正常了。……”（大概意思）说完就慌慌张张的出去了。时间不长，二分队队长关丽英進来说，‘徐慧你在这屋不适合，走吧。’她又把我带回警察值班室。
一進值班室，所长周勤猛的一个绊子把我绊倒，卫生所护士陈兵就动手给我插鼻饲管儿，陈兵把鼻饲管插進胃里并导出胃液，说：“让你尝尝你的胃液”。陈兵看下鼻饲管不起作用，可能看我没怎么痛苦，就说；‘这个不行’就换一种刑具-开口器。教养院教育处处长马吉山与女所所长周勤亲自参与了这次酷刑迫害。他们把我双手铐在行刑车铁管子两侧上，陈兵用开口器把我嘴撑到极限。马吉山把开口器用小绳围着我后脑绕一圈绑牢，周勤在桌子上‘砰！砰砰’砸药。然后由陈兵往我嘴里灌不明药物。马吉山说：“先别灌水，等半个小时。”然后马吉山在我头前手指着我说：“今天我要把你的功废掉。这是废功一号二号，不行我们还有三号，四号，五号……”我每天被陈兵用开口器撑嘴两次，每次撬两个小时，陈兵要看表掐时间，一直要等到两个小时才能撤下开口器。沈阳的冬天非常冷，粘在嘴唇上的玉米糊一会儿就形成一层硬嘎巴，然后再接着灌一点儿，过一会儿又变成一层硬嘎巴，反复这样操作，嘴唇被干裂僵硬玉米糊粘在上面，疼痛的无法形容。我口腔的内皮被夹在开口器与牙齿之间，疼痛到了极点。这种双重的强烈剧痛导致我跳动非常微弱的心脏像裂开一样的疼痛，不敢喘气儿。然后陈兵再给我灌治疗心脏的胶囊和救心丹，降压药。他们就这样一边使用酷刑折磨，一边灌抢救药。大约持续八九天。他们对我又使用另外一种酷刑：
石宇拽着我的手铐另一头从警察值班室往外走，她也没有说话，把我带到一个库房里，这里有五、六个女警察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一進屋几个警察立刻走过来拽住我的胳膊向两侧抻，我问：“干什么？！”她们谁也不说话，有的在挪动床。有个警察说，“这样不行”（意思是力度不够）。然后她们又把床放回原位，把我双手用手铐拷住，斜对角形吊在二层床里，既脑袋和上身在床里抬不起来，双下小腿用约宽3寸的布条捆绑两道，紧紧捆绑在一起，人身体向前倾，无法站直，胳膊吊起来。马三家教养院教育处处长马吉山也来了，他把我左手的手铐在链接上床铁管子上加上一小段布条。石宇又把绑腿的布条上又栓上一条长布条，拽到对面的床栏上。目地是不让我被捆着的腿靠床边，增加受刑的强度。其中一个警察说，‘这回不写三书不好使’。石宇拉动这根布条，把我整个身体悬起来，然后再放下，再悬起来，再放下。折磨几个小时之后，石宇的手机响了，手机里面有声音问：“咋样啊？”，石宇说：“没动静”。对方说：“再给点力度”。几个警察又大声呵斥着过来，把我的右手臂吊高，再把两手臂使劲往两侧抻再铐上，就是增加上刑的强度和痛苦。石宇又拉动布条绳把我的整个身体悬起来又用脚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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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了晚上，女所所长周勤来了。大库房间里只有周勤和石宇。周勤问我：怎么样啊？我说：我决不背叛大法，决不背叛师父。周勤开始往回拉话，说，也没人让你背叛大法和你师父，象你这样我们都嫌费劲，你答应吃饭和干活就行。我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周勤对石宇说，‘你看她都挺不住了，就是不说那句话’。屋里没有人再说话。过了一段时间，周勤说：11点了，我该走了。周勤走后，石宇把我的左手铐打开，由于长时间双腿被捆绑弯身吊铐，无法站立，我 ‘啊！’的一声，身体立即摔倒，而右手还在高处被悬吊着，石宇若无其事一样，不紧不慢的打开我右手的手铐。随之一个重重的大嘴巴打过来。石宇气狠狠的说：“周所长等了你这么长时间都不行”，接着没好样的简单摇了几下我早已经完全失去知觉的手臂，即使我手臂没有任何知觉，石宇问也没问，就继续把我以下蹲的姿势两手臂分开铐在床的两侧铁管子上，腿仍然被捆绑在一起，这样过了一整夜。




第二天，大队长张君来换班，以站立姿势把我双手臂抻直分开铐在上层床两侧的铁管子上。腿仍然被捆绑在一起，人被拷成十字型。


 

我腰被吊弯成了90度，完全直不起来了。双手臂完全失去知觉，双臂不能回弯，抬不起来。手铐被深深嵌進肉里，手腕的伤口惨不忍睹。上厕所90度弯腰走路，有3，4个警察押着我去厕所。这3，4个警察眼睁睁的看着我解不下裤子。大队长张君指着我鼻子问：“你吃不吃饭？！”我没吱声。 “啪！”一个大嘴巴打过来，立刻把我打坐在地上。接着说：“你不吃饭你干啥来！？”“走！”我又被带回库房铐起来。
接着又改变各种不同的姿势吊铐：站着拷，蹲着拷；面对床拷；背对床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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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天多时间的折磨后，我被折磨的面目皆非。有一个警察上班后看到我说，‘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都认不出你了’双小臂不能弯曲且双臂抬不起来，，致使手够不到嘴，也触不到屁股，没有任何知觉，手无力到连毛巾都抓不起来，手纸也撕不下来。几天后我的胸腔才开始撕裂般的疼痛，夜里疼痛的无法入睡。我手腕被手铐勒破的伤口将近两个月才愈合。而且筋被抻伤的非常严重，至今双手臂木木的，无力，右手不能握拳，手腕上至今还留下多处伤痕。
我被吊残后，把我单独关在可以摆放20张上、下床的大房间里。继续把我昼夜铐在一张铁床上，窗户上全部糊上报纸。每天在其它监舍全部睡下之后，由‘四防’人员在离开床两步远时，把充满异味的滚了套的旧棉被在我身上一扬，转身而去。因手臂被吊伤的非常严重，晚上睡觉不能脱棉衣，上厕所提、脱不了裤子，只能借助暖气上的一个小阀往上提、蹭裤子。那个场景不堪回首。夜间去厕所回来盖不上被子，每次我都用牙雕，用膝盖往上顶被子；不能洗澡、漱口、无法换内衣；我的脚趾甲长到可以触到地面，经常因为上厕所喊人没人理睬，有个别警察还过来大声斥训，打我嘴巴，用脚踢。上完厕所就继续把我铐在铁床上。
有一次，护士陈兵给我灌食，并把已上小学的孩子也带来了，值班的警察孙xx说，别把孩子给吓着，30几岁的陈兵说：“没事儿，我闺女是久经沙场，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我被昼夜铐在铁床上两个月之久，一直铐到因血流不畅导致嘴不能正常活动，眼白被铐的出现充血，才停止了对我的拷刑。但是我的手腕已经不能活动了，很僵硬了。灌食时，护士陈兵没好样的往嘴里灌，每次灌的满脖子都是玉米糊，因为不能洗漱，粘在脖领上的玉米糊一层又一层时间长了又浆又硬。如果发现谁在生活上帮助我就会被找去训话或挨毒打。一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帮助我提裤子被石宇发现，立即遭到石宇的大声训斥，‘以后不准你帮她提裤子！’然后对我说，‘我们的学员没有义务给你提裤子！’就因为这个事又把我双手吊铐在铁床床头的横梁上。
一次一个‘坐班’（就是帮助警察做事的）帮助我洗了一件衣服，有人打了小报告，‘坐班’马上被大队长张卓慧找去训话，被警告不许帮助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还有一次一个大法弟子偷偷帮助我洗了一条毛巾被发现后，遭到警察的一顿毒打。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遭到了马三家教养院极其残忍的野蛮灌食，用开口器撬嘴撑至极限牢牢的绑住，把我被吊的没有知觉的双手用粘条带缠在行刑车的两侧，双脚被捆绑在车的铁管子上，头顶放着播放漫骂我们师父的录音机。每次一直持续六小时不松开，尿都撒在裤子里了。这种残酷的折磨一直持续整整九天。执行酷刑的护士还有意将开口器往牙根上狠狠挤压，牙当场被活活撬折一颗，还有一颗被撬歪，巨痛使我的嘴不停的颤抖，嘴被撬破撬肿的惨不忍睹（我在教养院共被撬掉三颗牙），口腔肌肉被拉松，导致嘴合不上，不能说话，口腔里的内皮被夹在铁制的开口器与牙齿之间，口腔里的内皮一次一次被重复辗破，嘴被撬破撬肿高高凸起，导致面部严重变形。她们对我一边酷刑一边灌抢救药：救心丹、降压药、心脏药。施酷刑时，女所所长等多名警察在走廊等候。有个护士说，‘只要出了教养院的门，人死了就不是教养院的责任’‘救护车就在门外等着’‘反正你的情况上边都知道，死你一个不算啥’。
他们对我的折磨没有使我屈服后，她们又换了一种折磨方式。每天卫生所的三名大夫护士昼夜轮班来给我灌食。每天灌食四次。每天晚上（9点钟）睡前灌一次，第二天一睁眼（6点）再来灌一次。每次灌两小盆玉米糊加两饭勺子猪荤油。我被灌的恶心欲吐，腹泻，打积食咯。陈兵说：等猪养肥了好上市。我被这样折磨了八天。
那时我的体重只有四十公斤，除了一张皮就是一副骨架，身上没有一点脂肪，显现不出一点女人的形体。脸色、嘴唇、牙床没有一点血色，看管我的人说看到我很吓人。警察们都不相信我会活着走出去。我被释放前夕，大队长张卓慧当着监室里的人说：‘徐慧回到家也会死的’。即使我在教养院多次出现生命危险，但教养院从未让我见过我的亲人。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我难以想象的迫害并不是哪个警察的个体行为，而是来自马三家教养院或更高层的默许，是有计划、有系统的策划和安排，教养院教育处处长曾亲自动手，下属的女所所长等多名警察都亲自参与或看见了对我的酷刑场面。教育处处长还曾经叫嚣要把我的功废掉。
2008年6月，马吉山等一帮人到狱室里就发威，一進屋便大吵大嚷，让屋里几个被迫害致伤致残的老年大法弟子都给他们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都站起来！！！……”大家谁也没站起来， 61岁的老年大法弟子王玲（铁岭）就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大声斥训王玲使劲拽王玲，王玲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把王玲双手吊铐在床铁管子上，嘴用透明胶缠上（王玲在上一次被非法劳教时，被教养院警察打掉8颗牙，不能正常吃饭，）；马吉山又来到我床边大声喊叫让我下床，并从床上拎起我的双肩狠狠把我镦坐在小凳子上，然后用布条把我绑坐在小凳子上，我就高喊：“迫害大法弟子罪大无边！”“法轮大法好！”以此来抗议。马吉山抓起我的双肩啪啪在地上镦，被绑坐的凳腿被镦折了。同室的还有大连的法轮功学员盛连英，抚顺的王孝凤，还有一个是鞍山的同修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由于长期被各种酷刑折磨，我血压升至210多，低压120；头上的头发每天在花花的大量的脱落，双手臂木木的，手无力到穿不上衣服，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但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我的迫害。稍有不顺，就会被警察训斥和挨打，用脚踹，打嘴巴。2008年九月，教养院女警郑某和护士陈兵合谋给我灌辣气难忍的芥末酱。几乎窒息。

在我被抻吊致残后，我被铐在三角库的铁梯子上三天三宿；还有一次被铐在警察值班室的暖气管子上三天三夜；2008年8月，我和法轮功学员夏宁被罚站一个月。从早上起床后，一直站到半夜12点钟。每天至少罚站十七个小时。我们的双腿被站肿的非常严重，肿的吓人，腿上被长期罚站后出现许多大约半寸的血色茄痂。持续了几个月时间。马三家教养院公安处处长刘勇亲自看见了我和夏宁腿上的粗肿严重程度和我腿上出现的密密麻麻的严重血色茄痂。

马三家教养院的苦肉计
2007年11月，在我被抻吊最悲惨的时候，石宇让我和同时关押在男所的正在遭受折磨的儿子通电话，我弯着90度的腰，两支不能弯曲的胳膊象两个大棒槌挂在肩上，我无法拿起电话，只能对着免提电话对我儿子讲话。我儿子蔡超哭得泣不成声，因为我们的谈话内容不符合教养院的要求，被犹大苑淑珍毫不留情的挂断。大队长张君等五，六个人一直站在一边观看。陈兵说：“不行就收拾她儿子”。这是我们母子唯一的一次通电话，虽然我们关在同一教养院里。同时在我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从没有让我见过我的任何亲人，他们远道而来，扫兴而归。
我92岁高龄的父亲在我和我儿子被抓后，连续四次住进医院，最后悲苦离开人世，使我们母子最终也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举报人：德国 法轮功学员 徐慧
2019年7月19日
（注：目前许多迫害人的信息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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